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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初，蒙古右翼部落以各种原由陆续
入驻青海，征服当地藏族部落，开辟新的牧场，

青海已成为又一个蒙古人驻牧地区，这些蒙古人

史称“西海蒙古”。然而，西海蒙古人并没有局
限在青海地区，有些部落继续向康区和西藏地区

扩张，与藏族不同部落、不同教派接触，在西藏
地方进行了一系列活动。有关明代西海蒙古的活
动，国内学者已有较多研究，扎奇斯钦的 《蒙
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1］，王辅仁、陈庆英
的《蒙藏关系史略》［2］，陈庆英的 《蒙藏关系大
系·政治卷》［3］，东嘎·洛桑赤列的 《论西藏政
教合一制度》［4］，乔吉的 《蒙古佛教史 ( 北元时
期) 》［5］，王森的 《西藏佛教发展史略》［6］，克
珠群佩的 《西藏佛教史》［7］，崔永红等主编的
《青海通史》［8］，熊文彬、陈楠主编的《西藏通史
·明代卷》［9］和李文君的 《明代西海蒙古史研
究》［10］等均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国外学者亦有一
定研究，如意大利学者杜齐的《西藏画卷》 ( 第

一卷) ［11］、美国学者艾略特·史伯岭的《十六世
纪末十七世纪初有关直贡—蒙古关系文献的备
注》［12］和《明代汉藏边界感知与想象的藏传佛
教》［13］、德国学者萨迦斯特的《蒙古佛教史》［14］

等专著和论文也有所涉及。其中，李文君的《明
代西海蒙古史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比较
充分地应用蒙汉文史料和已翻译成汉文的藏文史

料，对明代西海蒙古进行了系统研究，可以说是

迄今为止对明代西海蒙古进行研究的最主要著作。
土默特哈探把都儿是 16－17 世纪蒙藏关系

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对于哈探把都儿的事迹，
蒙、汉文史料记录甚少，而藏文史料则相对较
多。除了史伯岭的 《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有
关直贡—蒙古关系文献的备注》有所提及之外，
上述著作和论文均未提及此人，可以说哈探把都

儿的事迹迄今在学界鲜为人知。下面笔者主要依
据藏文文献，对 16世纪末 17世纪初哈探把都儿
在西藏的活动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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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哈探把都儿在西藏的活动
哈探把都儿的名字频繁出现在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的藏文文献里，这类藏文文献对他
褒贬不一。索多巴·洛追坚赞 ( 1552 － 1624 )
于 17 世纪初撰写的 《回遮蒙古之历史》
( 《 》，以下简称 《回遮史》 ) ，
其主要回遮对象就是哈探把都儿。这也表明哈探
把都儿在当时西藏的活动之频繁。哈探巴都儿在
西藏的活动可以分成军事和宗教两个方面。
(一) 军事活动

关于哈探把都儿最初入藏的时间，目前笔者

还没有看到有明确记载的史料。据笔者所掌握的
资料，土默特哈探把都尔在西藏的军事行动始见

于《回遮史》。《回遮史》记载如下:

达隆晓仲泽巴说: “那年冬天一个月昼
夜不停地下雪。那两个月，马、牛、骆驼等
牲畜大部分死亡， ( 仅) 剩下四分之一。
( 原有) 牛马八百左右， ( 现) 仅剩二百左

右。”蒙古人问这是什么恶兆，晓仲泽巴
说: “ ( 这是) 哈探攻打噶举派拔绒寺的报
应。” ( 蒙古人) 说: “那么，应该降临到哈
探身上才是，我所辖部落哪个也不曾牵连

( 此事) 。”晓仲返回西藏途中，火落赤首领
进行供养。①

根据上下文，文中的 “那年”是指 1591 －
1593年之中的某一年。据多罗那他所撰 《贡噶
扎西传》和阿旺南杰的 《达隆教法史》之 《贡
噶扎西传》部分的记载，西藏佛教达隆噶举派
第十六任住持贡噶扎西 ( 1536－1605) 于 1578－
1580年、1589－1592 年曾先后两次到过蒙古地
区。《贡噶扎西传》就有关贡噶扎西第二次到蒙

古地区的情形有这样的记载: 虎年 ( 1590) ，贡
噶扎西应土默特大汗俺答之孙彻辰汗邀请前往该

地，哈屯等众人谒见，以殊胜敬仰奉献广大供

养。贡噶扎西按他们各自理解的程度转动法
轮。［15］P．134 《达隆教法史》也有相同记载: 虎年
( 1590) ，土默特彻辰汗进行供养，奉献大量礼
品。［16］P．550 《俺答汗传》记载: 可汗、哈敦于虎
年 ( 1590) 又亲往察卜齐雅勒寺，请来神奇的
达隆绰儿吉喇嘛，大献令人惊奇的布施，聆听功

德显密各类经文。其后，于白兔年 ( 1591 ) 元
月，使尊者达隆绰儿吉为首的黄红帽僧众聚于布

哈河畔，广泛奉献不可计数的布施，大行祈祷均

等散福之情，如此这般。［17］PP．158－159根据 《贡噶扎
西传》和《达隆教法史》，《俺答汗传》所说的
达隆绰儿吉应该是藏传佛教达隆噶举派第十六任

住持贡噶扎西 ( 1536－1605) 。《达隆教法史》记
载: 龙年 ( 1592) ，鄂尔多斯首领火落赤青把都
儿邀请 ( 贡噶扎西) 。［16］P．550多氏 《贡噶扎西传》
也记载有龙年 ( 1592) 火落赤青把都儿邀请贡
噶扎西之事，只不过，在这里火落赤被说成是属

于土默特部的。［15］PP．134－135 贡噶扎 西 于 龙 年
( 1592) 12月回到达隆寺。［16］ PP．550－551这里所说的

火落赤应该是明代西海蒙古主要首领多罗土蛮火

落赤诺颜。据 《三世达赖喇嘛传》和 《安多政
教史》的记载，俺答汗和三世达赖喇嘛商议后
决定，为了发展汉藏金桥关系，将火落赤青巴都

儿及其属部留居青海驻牧。［18］P．241②

《回遮史》的记载与上述两部文献的记载相
符。由此，我们也可以确定上文 ( 即 《回遮
史》 ) 所说的达隆晓仲泽巴应该是指藏传佛教
达隆噶举派第十六任住持贡噶扎西 ( 1536 －
1605) 。噶举派拔绒寺指的是拔绒噶举派寺院，
在今西藏自治区那曲县桑雄地方，十二世纪中，

由拔绒噶举创始人拔绒·塔玛旺邱所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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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藏文:

( 索多巴·洛
追坚赞: 《回遮蒙古之历史》，第 241－242页。https: / /www． tbrc． org /#library_ work_ ViewByOutline-O01DG02d1e72%7CW8870)
需要指出的是吴均等人把火落赤青巴都儿诺颜翻译成科力齐和青巴图尔两个人 ( 智观巴·贡却呼丹巴绕吉: 《安多政教史》，

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1986年版，第 37页) ; 李文君在其《明代西海蒙古史研究》引用《三世达赖喇
嘛传》的相关汉译部分，认为火落赤即多罗土蛮火落赤，青巴图尔是衮必里克济农第三子卫达尔玛诺木欢第四子楚鲁克青把都儿，
《北虏世系》里称作“朝儿克台吉”，后移住昌宁湖一带。 ( 李文君: 《明代西海蒙古史研究》，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版，第 104页) ，均有误。除了《达隆教法史》和《贡噶扎西传》以外，《回遮史》在记录青海蒙古系谱时，在每个人名后边用藏文
的协 ( shad) 来明确表明火落赤青把都儿为一人 ( 索多巴·洛追坚赞: 《回遮蒙古之历史》。https: / /www． tbrc． org /#library_ work_
ViewByOutline-O01DG02d1e72%7CW8870) 。



根据《回遮史》的这段记载，我们可以推
知哈探把都儿在 1592 年或稍早的某一年进入今
西藏那曲地区，攻打并破坏过藏传佛教拔绒噶举

派寺院。接下来 《回遮史》对哈探把都儿的军
事活动有较多记载。

阳木马年，我要去修缮直贡和索曲卡的

要地，( 但) 第巴本卡尔巴没有许可。诚如
授记所云: “在直贡曲沃骷髅般的地方，如
若兴建吉祥四门塔，久防北方九部蒙古

军。” ( 我) 派遣法尊伦珠丁巴把呈文同
《回遮军队二十五种》献给直贡晓仲。( 他)
十分高兴，答应建造佛塔，但未履行。我也
生病未能实施大型的御敌术。在杂日岩洞修
习印封阎罗王口仪轨时，由于轮子上撒了污

垢，除了恶兆，没有出现明显的恩德。欲实
施大型回遮蒙古仪轨，( 但) 从那时至今年

羊年夏天结束，( 我) 需要给活佛图赛仁波

切和洛巴京俄师徒讲授诸多教法，没能举行

“回遮蒙古”仪轨。( 因此) ，那时即便蒙古
地方发生内讧正处于艰难时期，哈探 ( 仍)

不顾其兄火落赤，舍弃而来，征服霍尔上

部，收于治下。 ( 这) 正好证实“木马年像
马般疾驰”的授记。那时，我从卫地返回，
回遮即将出现的军队，哈探短暂返回蒙古地

区。阿拜诺颜的军队围困 ( 哈探) 十八日
而威胁之时，他 ( 哈探) 和阿拜的军官就

管理上部霍尔的事宜进行谈判。在这里的八
十左右蒙古人因水土不服 ( 高原反应) 昏

眩而死。那时 ( 我) 对哈探做了威猛修法，
( 但) 未出现死亡的征兆。①

根据上下文，这里的阳木马年指的是公元

1594年。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哈探把都
儿于 1594年进入西藏征服霍尔上部。作者索多
巴·洛追坚赞认为，这是他本人和直贡晓仲二人
没有实施回遮咒术所导致的结果。据扎巴所撰
《霍尔三十九族简史》，霍尔上部大致在今西藏
自治区那曲地区聂荣县、巴青县和比如县
一带。［19］P．178

诚如 ( 授记所云) “火猴鸡 ( 1596 /
1597) 年上部混乱”，哈探的军队来到梅、
普兰、嘎尔彤、洛沃、聂蜀阙、底斯、拉堆
绛等地，征服堆巴、纳仓和本博人。②

纳仓是今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申扎县的旧

名; 梅在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昂仁县东北部

与谢通门县的西北部交汇处及其南部; 拉堆绛在

今西藏日喀则市昂仁县为中心的北部拉堆地区，

为元代十三万户之一。普兰、嘎尔彤和冈底斯雪
山在今阿里地区。阿里地区距离上述几个地方较
远，哈探的军队是否到过那里，目前无从考证，

也不排除《回遮史》作者为了迎合 “授记”中
的“火猴鸡年上部混乱”，故意放入上部阿里地
区地名的可能。洛沃、聂蜀阙、堆巴和本博等地
名不详。总之，可以看出，哈探把都儿征服霍尔
上部之后继续向西藏深处进发。

诚如 ( 授记所云) “铁鼠牛年 ( 1600 /
1601) 卫藏搅乱”。哈探对火落赤花言巧语
地说: “卫藏之地幅员辽阔、富饶安详、具

021

①

②

藏 文:

( 索多巴·洛追坚赞: 《回遮蒙古之历史》，第 242－ 244页。https: / /www． tbrc．
org /#library_ work_ ViewByOutline-O01DG02d1e72%7CW8870)

藏文:

( 索多巴·洛追坚赞: 《回遮蒙古之历史》，第 244－245 页。
https: / /www． tbrc． org /#library_ work_ ViewByOutline-O01DG02d1e72%7CW8870)



足十善”， “如果你我兄弟二人率领部众前
往 ( 攻打) ，( 定能) 征服他们”。火落赤没
有听从 ( 其言) 。以前，哈探部众不超过五
百户，那时已有七百来户。 ( 哈探) 口出狂
言说要来做藏王，途 ( 中正好) 遇到出库

尔台吉往回走 ( 的部众) ， ( 于是) 攻打出

库尔。出库尔火速派人给火落赤说我快要没
命了，( 哈探) 正从后面追赶， ( 我在) 逃

命。于是，火落赤一日之内集结军队追赶而
来，途中收服 ( 哈探部众) ，使哈探父子等

十多人逃脱。即便伯任卡勒等诸把都儿
( 顽强) 抵抗，多数部众 ( 还是) 大江卷走

般被蒙古地方收服。哈探携同剩余老弱病残
七十人缓慢地来到霍尔上部，( 因其) 多数

部众被火落赤收服，没能惊扰卫藏。这的确
主要是第悉的宏福，回遮似乎也起了

作用。①

根据这段记载，1600 年或 1601 年，哈探鼓
动火落赤趁卫藏混乱之际，要一起出兵征服西

藏，但不知为何，火落赤没有答应。哈探只好带
领自己的 700户部众赶往西藏，途中正好遇到攻
打上部霍尔未能得逞的出库尔带领自己的人马往

回走。哈探劫掠其部众，出库尔火速派人去告知
火落赤来解围。这里提到的出库尔很可能是火落
赤的儿子。据 《回遮史》记载，火落赤有六个
儿子，其中长子就叫出库尔台吉。［20］P．236火落赤
火速领兵前来解围，收服哈探多数部众，放走哈

探父子等少数人。哈探元气大伤，领着少数残余
人员来到藏北上部霍尔处。因此，他当时没能采
取征服卫藏地区的军事行动。但是，哈探把都儿
征服西藏的野心没有就此停止。休息整顿一段时
间后，他联合上部霍尔人又开始了征服西藏的军

事行动。《回遮史》这样写到:

之后，哈探与霍尔 ( 人) 等在伍佑亚

姆 ( 地方) 打败长官阿索的部众。第悉大
军迅速到来。( 那时) 其 ( 哈探) 部众在羊
八井，② ( 闻讯) 逃窜。 ( 哈探) 害怕，请
求议和。之后，即便自上部噶堆至下部霍尔
以上北部牧户 ( 都) 在其掌控之下， ( 也)

没能祸害西藏，( 这) 是第悉的恩德。授记
云: “以时战时和回遮”。那牛年 ( 1601) ，
( 我) 从萨普通过噶旺巴送信给纳仓巴诸长

官和在绛当日的楚普瓦长老。结达尔担任楚
普瓦长老、噶旺巴等人的施主修缮了古莫地
方的佛塔。噶旺巴敦促施主修缮了资古库
108座塔。施主楚卧达尔监督修缮热古和谐
擦两地的佛塔。由于顺便成功修葺 108 座塔
和疏茹措 ( 的佛塔) ，哈探谎称邀请纳仓巴

诸长官，计划要使 ( 他们) 窒息而死之时，

走漏风声而 ( 顺利) 逃脱。③

根据以上记载，哈探把都儿并没有与藏巴汗

的军队发生直接冲突。虽然，因藏巴汗相对强大

121

①

②

③

藏文:

( 索多巴·洛追坚赞: 《回遮蒙古之历史》，第 247－248 页。https: / /www． tbrc． org /#library_ work_ ViewByOutline-O01DG02d1e72%
7CW8870)
地名，在今西藏自治区当雄县西部。1490年即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第四世活佛却扎耶歇时期，由后藏首领仁蚌巴敦悦多吉支

持资助建立羊八井寺，从此，该寺成为噶玛噶举派历代红帽系活佛的主寺。

藏文:

( 索多巴·洛追坚赞: 《回遮蒙古之历史》，第
248－249页。https: / /www． tbrc． org /#library_ work_ ViewByOutline-O01DG02d1e72%7CW8870)



的军事力量使哈探把都儿在西藏的征服行动受到

挫折，但是通过谈判，他还是获得了管理从噶堆

至下部霍尔的西藏北部地区的权力，而并没有被

从西藏彻底驱逐。由此可见，哈探把都儿的军事
力量也是不可轻视的。据 《水晶石—噶举教法
史》 ( 以下简称《噶举教法史》 ) 的记载，噶玛
噶举派红帽系六世活佛却吉旺秋 ( 1584－1630)
确实在藏巴汗和蒙古人之间进行过调解。［21］P．422

这很可能指的就是藏巴汗与哈探把都儿之间的

调解。
有关哈探把都儿在西藏的军事活动，直贡·

丹增白玛坚参撰写的《直贡法嗣》有如下记载:

不久，蒙古军官哈探率众多土默特①军

到来，与霍尔上部勾结，着手统治西藏大

部，途经隆薛到达宗附近时，以霍尔军官噶

玛玉杰为首的我军毫不犹豫地过去击退敌

人。至尊也多修威猛诛法，击退敌方。人们
看到 ( 在直贡) 大军后面有许多妇女，成

群结队的犬狼在嚎叫，敌方军营上空降落霹

雳，帐篷内毒蛇游窜，在敌军中出现了诸多

不祥之兆，而且罪魁祸首的敌方头目被恶性

瘟疮夺走了性命，使得整个敌军溃不

成军。②

根据《直贡法嗣》记载，这里描述的事件
发生在 1603年或之后不久的某一年。这里记载
的“哈探率众多土默特军到来，与霍尔上部勾
结”等信息与 《回遮史》的 “哈探征服霍尔上
部”和 “火落赤收走哈探的多数部众”等记载
相吻合。这表明 《回遮史》记载的真实性，即
说明哈探把都儿在西藏的军事活动的真实性。
总之，哈探把都儿从 1592 年开始陆续进军

西藏，先是征服霍尔上部等藏北部落，然后试图

说服火落赤征服整个西藏，但火落赤没有答应。

因此，哈探带领自己的部众与霍尔上部一道征服

西藏。后来，遇到藏巴汗强大的军队而受挫，未
能进入西藏中心地带，但仍然征服了西藏北部大

片地区。
(二) 宗教活动

哈探把都儿在西藏的宗教活动比起其军师活

动相对较晚。比起格鲁派，哈探把都儿与藏传佛
教噶举派的关系更为密切。当然，我们也不排除
哈探把都儿与格鲁派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16
世纪末，哈探把都儿以破坏拔绒噶举派的形象出

现; 但到 17世纪初，他已皈依或供奉藏传佛教
噶玛噶举派和达隆噶举派。
哈探把都儿与噶玛噶举派何时建立联系不

详，但有关哈探把都儿与噶玛噶举派的关系，

《噶举教法史》和 《回遮史》均有记载。《回遮
史》中有哈探与霍尔 ( 人) 等人先是打败长官
阿索的部众，后被藏巴第悉大军逼退，再后哈探

求和的记载。《噶举教法史》噶玛噶举派红帽系
六世活佛噶旺·却吉旺秋 ( 1584 － 1630 ) 传部
分，也有却吉旺秋于铁鼠年 ( 1600) 调解藏巴
第悉和蒙古人之间矛盾，缔结协约之事的记载。
这正好与《回遮史》的记载相吻合。可以肯定，
哈探把都儿之前与噶玛噶举派，至少与红帽系有

某种联系，不然，红帽系不可能在哈探把都儿与

藏巴汗中间以调解人的形象出现。两年后，即
1602年，哈探把都儿迎请了噶玛噶举派黑冒系
活佛旺秋多吉 ( 1556－1603) 。《噶举教法史》之
《旺秋多吉传记》部分有如下记载:

蒙古人哈探的第一批迎宾人员也从北边

到达。③

蒙古哈探的迎请 ( 人员) 再次到达时

( 旺秋多吉) 已到达没落的旧庙处。首领
( 哈探) 的营盘也要到那里， ( 因此) 往北

进发。在达珠卡，乌玛活佛师徒等到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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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克珠群佩的译文把这里的“土默特”翻译成“辉特部”，另加注释辉特部为卫拉特四部之一 ( 直贡·丹增白玛坚参著、克珠
群佩译: 《直贡法嗣》，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95页) ; 《藏汉大辞典》对 ( 土默特) 的解释为“辉特。厄鲁特蒙
古四部之一。” ( 张怡孙主编: 《藏汉大辞典》，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0年版，第 1162页) 。均有误。

藏文:

( 直贡·丹增白玛坚参: 《直贡法嗣》，拉萨: 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 1989年版，第 236页) 。

藏文: ( 司徒班钦·却吉迥乃等: 《水晶石—噶举教法史 ( 下) 》，北京: 民
族出版社 2011年版，第 201页)



次供奉伍佑共温 ( 地名) 的护法神，朝拜

定麻之祝曲河。在梅朵拉，上部霍尔与蒙古
的许多熬茶人员到来。继续前行，在彰武三
岔口，哈探首领 ( 及其) 夫人、下属、霍
尔上部贵族头人等近一千名骑士前来迎接。
首领 ( 哈探把都儿) 初次见面时呈献的贡

品无法计量。之后，在忠布 ( 地区) 古寺
附近驻扎时，首领 ( 哈探) 举行盛大的素

食 ( 奶食) 宴会，所献之衣裳、绸缎、马
牛铠甲等难以估量，( 还) 承诺戒杀戮，赦

免 80个牢狱之罪犯。 ( 旺秋多吉) 头戴黑
帽，念诵六字真言，举行法会。之后，台吉
等蒙古贵族和官家阿曲为首的霍尔部落母族

众人各自依次献上大量礼品。那时， ( 旺秋
多吉) 给首领等众人也授予所希望的各类

教法。①

哈探把都儿迎请噶玛噶举派九世活佛旺秋多

吉的情形与俺答汗迎请三世达赖喇嘛的情形类

似，都是分三批迎接队伍来迎接。当然，规格肯
定不及俺答汗与三世达赖喇嘛的会晤。由此可
见，旺秋多吉在哈探把都儿处受到隆重的接待。
噶玛噶举派在当时西藏如日中天，蒙古部落与噶

玛噶举派虽已有联系，但噶举派黑帽系九世活佛

从未到过蒙古地区。可是，他接受哈探把都儿的
邀请，不顾年迈，到其牧地。可见，哈探把都儿
在当时西藏的影响力之大。
噶玛噶举派黑帽系九世活佛旺秋多吉到哈探

把都儿牧地之事，《回遮史》也有记载:

虽有“主要由杰威旺波实施回遮蒙古，
有益于藏区，( 他本人也) 延年益寿事业发

达”之授记，但因 ( 他) 去了哈探的领地，
( 所以) 就在那年折寿。②

这里所说的杰威旺布是指噶举派黑帽系九世

活佛旺秋多吉，所指的年代也是 1602 年。这与
《噶举教法史》的记载相吻合。然而，据 《噶举
教法史》的记载，旺秋多吉是在 1603 年正月，
即从哈探把都儿牧地回来后圆寂的。［21］P．205这与
《回遮史》的记载有几个月或者几十天的出入。
《回遮史》的作者索多巴显然对旺秋多吉到其回
遮的主要对象哈探把都儿的领地表示不满。不管
怎么说，噶举派黑帽系九世活佛旺秋多吉到哈探

把都儿牧地的事情应该是事实。
哈探把都儿也邀请噶玛噶举派红帽系六世活

佛却吉旺秋到其领地。对此，《噶举教法史》有
简短的记载:

蒙古首领哈探邀请 ( 却吉旺秋) ，哈探

的骑迎队伍到了纳木错附近。在章协内乌森
( 地方) ，( 却吉旺秋) 给哈探赐予 108个长
寿灌顶。 ( 哈探) 献给 ( 却吉旺秋) 百匹
马、百头牛、千只羊、五百驮盐。 ( 却吉旺
秋) 在彼处广做去恶行善法事。③

根据上下文，却吉旺秋到哈探领地是在

1605年或 1606年，也就是旺秋多吉圆寂后的第
三或第四年。
有关哈探把都儿与达隆噶举派的关系，《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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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

( 司徒班钦·却吉迥乃等: 《水晶石—噶举教法史
( 下)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1年版，第 397－398页)

藏 文:

( 索多巴·洛追坚赞: 《回遮蒙古之历史》，第 258 页。https: / /www． tbrc． org /#library_ work_
ViewByOutline-O01DG02d1e72%7CW8870)

藏文:

( 司徒班钦·却吉迥乃等: 《水晶石—噶举教法史 ( 下)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1年版，第 226页) 。



隆教法史》和多罗那他所撰 《贡噶扎西传》都
有记载。哈探与达隆噶举派第十六任法台贡噶扎
西和第十七任法台阿旺南杰关系密切。有关哈探
把都儿与贡噶扎西的关系， 《达隆教法史》之
《贡噶扎西传》部分有以下记载:

蒙古汗族称作哈探把都儿的人，在西藏

北部地区极具声望与权势，也来敬仰。①

蒙古首领哈探迎请至营地供养。②

多罗那他所撰《贡噶扎西传》记载如下:

此时，属土默特王统之蒙古首领哈探把

都儿也谒见，请求产生教法联系。即使先前
未曾相遇，因极为尊崇，( 所以) 以虔诚心

启请。③

以上两部文献记载所说的是哈探把都儿于

1602年对达隆噶举派第十六任法台贡噶扎西进
行供养的情形。哈探把都儿与达隆噶举派第十七
任法台的关系，《达隆教法史》阿旺南杰自传部
分记述如下:

那时，薛禅皇帝④之后裔在北方宛如转

轮王位于众生之上的蒙古首领哈探把都儿突

然到来，要役使南北多数 ( 地区) 。由于前

世业缘，他亦与我相见，即刻 ( 对我) 产

生极敬慕之心，先后多次往来于营中，所献

礼物不可胜数。⑤

阿旺丹毕尼玛续写的 《达隆教法史》阿旺
南杰后半生传记部分，对哈探把都儿与达隆噶举

派第十七任法台阿旺南杰的关系记述如下:

主要施主天地自在藏第悉父子和仁蚌法

王达瓦桑布、蒙古首领哈探把都儿等亦因敬
慕此尊者为正等觉，凡其所说皆秉持，以

( 其) 身、语、意受用为欢喜。⑥

有关哈探把都儿的卒年，《回遮史》和 《达
隆教法史》均有记载。《回遮史》有两处记载:

有个人把十二个山羊头、一个绵羊头扔
在我面前说: “这个军官就是北藏厉鬼红血
舌之化身，两次以边军征服这藏区的那个。
这次两次已过，现在 ( 想) 祸害也祸害不

了，( 想) 杀也杀不得。因为这是厉鬼，如
果不与它作对，( 它将) 兴高采烈地又要成

为这个 ( 厉鬼) 。”那羊头成了厌胜。⑦ 那时
未曾理解。后来 ( 才明白) 是哈探于羊年
死亡的征兆。⑧

之后，羊年 ( 1607) ，勘查十三个地方
建造佛塔。哈探死后，其后人 ( 治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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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藏文:
( 阿旺南杰: 《达隆教法史》，拉萨: 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 1992年版，第 552页) 。

藏文: ( 阿旺南杰: 《达隆教法史》，拉萨: 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 1992年版，第
552页) 。

藏 文:

( 多罗那他: 《觉囊·多罗那他文集》 ( 38 /45)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8年
版，第 146页) 。
元世祖忽必烈 ( 1215－1294) 。

藏文:

( 阿旺南杰: 《达隆教法史》，拉萨: 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 1992年版，第 574页) 。

藏文:

( 阿旺南杰: 《达隆教
法史》，拉萨: 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 1992年版，第 771页) 。
一种诅咒怨敌的宗教方术。

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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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ByOutline-O01DG02d1e72%7CW8870)



霍尔上下部被 ( 第悉) 统领。以云丹阿巴
卡勒为首的永谢布军队和却库儿台吉兄弟三

人为首的军队征服霍尔上部。①

根据上下文，这里所说的羊年就是阴火羊

年，即公元 1607 年。 《回遮史》虽然没有直接
说哈探把都儿于 1607 年死亡，但从其描述的情
形来看，这里所指的就是哈探把都儿在羊年，即

1607年过世的情形。
《达隆教法史》的记载更加明确:

蒙古首领哈探把都儿因不服藏地水土而

贵体欠佳，在返回蒙古地方的途中过世。②

据上下文，这件事发生于阴火羊年即公元

1607年。因此， 《回遮史》和 《达隆教法史》
有关哈探把都儿卒年的记载一致。由此可知，哈
探把都儿在称霸藏北十多年后因水土不服而回青

海途中去世。
综上所述，哈探把都儿在征服广大藏北地区

以后，注重与藏传佛教之间的关系。他选择噶玛
噶举派与达隆噶举派，很可能与当时西藏的实际

情况以及哈探把都儿治下属民的宗教信仰有关

系。噶玛噶举派是当时西藏最有权势的教派，达
隆噶举派则是藏北霍尔部落主要供养的教派。贡
噶扎西曾多次到霍尔上下部调解矛盾。

二、哈探巴都儿其人
有关哈探把都儿的出身， 《贡噶扎西传》

《回遮史》 《达隆教法史》 《直贡法嗣》一致记
载他是蒙古土默特部人士，也是黄金家族后裔。

那么，哈探把都儿究竟是谁呢? 《回遮史》的记
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

1． “那时即便蒙古地方发生内讧正处于艰难
时期，哈探不顾其兄火落赤，舍弃而来，征服霍

尔上部，收于治下。”③

2． “哈探对火落赤说: ‘卫藏之地幅员辽阔、
富饶安详、具足十善”等，“如果你我兄弟二人
率领部众前往 ( 攻打) ，( 定能) 征服他们。’火
落赤没有听从 ( 其言) 。”④

这里所说的火落赤应该是当时的西海蒙古首

领多罗吐蛮火落赤。据以上 《回遮史》的两处
记载，哈探把都儿与火落赤是兄弟，火落赤是哈

探把都儿的兄长。据萧大亨 《北虏世系》的记
载，火落赤确实有个弟弟，但名字叫做克鄧，并

且他没有后裔。［22］P．70，71，73清人答里麻在其 《金轮
千辐》中把青海的火落赤记写为阔端火落
赤。［23］P．192贾敬颜认为 《金轮千辐》把库登 ( 即
火落赤弟弟克邓台吉) 与火落赤那颜 ( 即火落

赤台吉) 混为一人。［24］P．2又据 《回遮史》的记
载，哈探有巴德玛台吉、贡楚克台吉、策仁扎勒
台吉、云丹阿巴喀勒、特王诺颜等五个儿
子。［20］P．239这样一来，哈探把都儿显然不是火落
赤的弟弟。那么，《回遮史》为什么说火落赤是
哈探把都儿的兄长呢? 据 《北虏世系》记载，
火落赤的长兄歹雅黄台吉有九个儿子，其中一位

叫做哈探把都儿。［22］P．70，71蒙古人有称比自己年长
的男性 ( 除了亲生父亲以外) 为兄长 ( Aq-a)
的习惯。现今蒙古国有些地区仍然在使用此类称
呼。 《俺答汗传》称把汉那吉为辛爱黄台吉之
弟，［17］P．64，65，67其实，把汉那吉是辛爱黄台吉之弟

铁拜台吉之子，即辛爱与把汉那吉为叔侄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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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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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

( 索多巴·洛追坚赞: 《回遮蒙古之历史》，第 252 页。
https: / /www． tbrc． org /#library_ work_ ViewByOutline-O01DG02d1e72%7CW8870)

藏文: ( 阿旺南杰: 《达隆教
法史》，拉萨: 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 1992年版，第 583页。) 艾略特·史伯岭在其《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有关直贡—蒙古关系文献
的备注》里把这段翻译成“发现西藏环境不适合其健康，他于 1607 /8 年从蒙古返回时去世”。有误。 ( Sperling，Elliot． Notes on
Ｒeferences to‘Bri-Gung-pa－ Mongol Contact in the Late Sixteenth and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ies．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5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vol． 2． Buddhist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Ed． by Ihara Shoren and Yamaguchi Zuiho．
NAＲITA: Naritasan Shinshoji． 1989 ∶ 749．)

藏文:

( 索多巴·洛追坚赞: 《回遮蒙古之历史》，第 243 页。https: / /www． tbrc． org /# library _ work _
ViewByOutline-O01DG02d1e72%7CW8870)

藏文:

( 索多巴·洛追坚赞: 《回遮蒙古之历史》，第 247 页。https: / /www．
tbrc． org /#library_ work_ ViewByOutline-O01DG02d1e72%7CW8870)



此可见，哈探把都儿很有可能是火落赤长兄歹雅

黄台吉之子。《北虏世系》记载，歹雅黄台吉于
万历十二年抢西番五思藏，中途坠马而死。［22］P．70

《万历武功录》记载， “歹酋志在抢番，然与火
落赤离群矣。其六月，歹言黄台吉偕抄胡儿引众
驰黄河脑，抢生番阿尔力觉。先帅兵绝其归路，
然后挑虏战，破之，生获十余骑，而歹言黄台吉

遂中流矢死，他虏悉还盐池川，时二十一日

也”。［25］P．167虽然，两部文献的记载有些出入，但
歹雅黄台吉是在 “抢番”时死亡的记载是一致
的。《万历武功录》接着记载，“其七月，歹妻
及其子引精兵七百，扶榇东还，余悉置海

上”。［25］P．167 《陕西四镇图说》记载，“哈探把都
尔五子，班麻台吉等，并侄婿根兔他卜囊，在海

南乱泉河一带住牧，离边八九十里”。［24］P．3这与
《回遮史》哈探把都儿有巴德玛台吉、贡楚克台
吉、策仁扎勒台吉、云丹阿巴喀勒、特王诺颜等
五个儿子的记载相吻合。贾敬颜认为，哈探巴都
儿乃歹雅黄台吉第三子，又称哈探把都儿台吉，

《西宁府新志》卷二十《武备志》中哈坛巴都儿
与哈探把都儿台吉二名并用。［24］P．4

综上所述，哈探把都儿应该是多罗吐蛮歹雅

黄台吉之子。最初，他可能是随其父亲歹雅黄台
吉进入青海。歹雅黄台吉死后，其妻子率领多数
部众返回蒙古故地。哈探把都儿继续留在青海驻
牧，并继续执行其父 “抢番”事业。后来，他
向西藏地区扩张，征服藏北地区十多年，最后因

高原反应在返回青海途中去世。

三、结语
16－17世纪对蒙藏两个民族而言都是风云变

幻的时代，也是两个民族重新建立联系的重要时

期。西海蒙古对蒙藏关系的再次建立和藏传佛教
在蒙古地区再度传播充当了重要桥梁作用。哈探
把都儿是 16世纪末 17世纪初西海蒙古的重要首
领之一。他跟随其父多罗土蛮歹雅黄台吉进入青
海地区。歹雅黄台吉死后，他继续留在青海。然
而，他并没有被局限在青海地区，而是向西藏地

区扩张。1592 年或早些时候，已有他在藏北进
行军事活动的零星记载。1594 年，他征服霍尔
上部，从而开始他征服西藏的军事活动。他鼓动
西海蒙古首领火落赤去征服整个西藏，但火落赤

没有答应。他与被征服的霍尔上部一道继续其军
事扩张。在此过程中，由于当时西藏最具军事实
力的藏巴汗干预，哈探把都儿的军事扩张受到挫

折。在噶玛噶举派红帽系六世活佛却吉旺秋的调
解下，他与藏巴汗进行谈判，划分势力范围。哈
探把都儿在藏北安顿下来以后，便开始了他的宗

教活动。他迎请噶玛噶举派黑帽系九世活佛旺秋
多吉和红帽系六世活佛却吉旺秋至其领地，也到

达隆寺与该寺第十六任住持贡噶扎西与第十七任

住持阿旺南杰会晤。这样他与当时西藏佛教最具
实力的噶玛噶举派和藏北霍尔地区影响较大的达

隆噶举派建立了密切联系。他称霸藏北广大地区
十几年，名声大振。但由于高原反应，哈探把都
儿在返回青海蒙古地区的途中过世。
事实上，当时在西藏地区活动的西海蒙古首

领不止哈探把都儿一人，但由于史料的缺乏，迄

今这些史实还没有得到很好地研究。因此，充分
挖掘、利用藏、蒙、汉文相关史料，才能够进一
步拓宽和加深蒙藏关系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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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mote Hartanbatuer’ s Activities in Tibet from the
Late 16th to the Early 17th Century

Hasichaolu
( Department of Mongol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

［Abstract］ Hatanbatur，a Tumote Mongol，was a member of the Golden Family and one of the
important Mongolian chiefs in the West Sea in the Ming Dynasty． From the late 16th to the early 17th century，
he was in power over the vast areas of northern Tibet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During this period，he fought
against Tibetan Khan’s army and was mediated by a Ｒed Hat Living Buddha of Karma bkav brgyud Sect． He
invited Dbang phyug rdo rje，the Ninth Living Buddha and Choskyj dbangphyug，the Sixth Living Buddha of
Ｒed Hat to visit his territory and kept a close relation with Taklung bkav brgyud Sect． His military and
religious activities in Tibet objectively promoted the exchanges between Mongolian and Tibetan people．
［Key words］ Tumote; HardanBatuer; Bkav brgyud S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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